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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科夫小说叙事策略与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策略

以《洛丽塔》与《红楼梦》为例

邱 畅

(辽宁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摘   要:虽然纳博科夫是一位典型的后现代主义作家,其作品充分彰显后现代主义风格,但
是仔细研读不难发现,纳博科夫小说叙事中蕴含了丰富的东方元素,在小说叙事的诸多方面均可

以置于东方叙事美学的框架下展开研究。以纳博科夫的经典作品《洛丽塔》和中国古典小说巅峰

之作《红楼梦》为例,运用叙事理论创新性地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小说与中国古典小说之间架起一座

桥梁,通过运用点面结合的关联性研究方法,分析《洛丽塔》与《红楼梦》的叙事策略在叙述者、叙事

空间和叙事伏线方面的契合之处:两部作品均运用了不可靠叙述,而且运用的手法具有一定对应

性;两部作品均运用了三重叙事空间,虽然对于各层空间的指称不同,但其内在含义是相通的;两
部作品均运用了叙事伏线,在行文中暗中行走,谋篇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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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rativeTechniquesofNabokov’sNovelsandChinese
ClassicalNovels

BasedonLolitaandADreamoftheRedMansions

QIU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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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apostmodern writer,Nabokovalwaysdemonstratespostmodern
stylesinhisnovels.However,hisnovelsareabundantwithChinesetraditional
elementsifreadindepth.ThenarrativeofNabokov’snovelsisincompliancewith
thenarrativeofChinesetraditionalnovels,whichcanbeputundertheframework
oforientalaestheticvalues.TakingLolitaandADreamoftheRedMansionsas
examples,theauthorinnovatively usesnarrationtheoriesto bridge western
postmodernnovelsandChineseclassicalnovels,andemploystheresearchmethod
ofpointandsphereintegratedcorrelationtoanalyzethecommonfeaturesofthetwo
novelsandtheirrelationshipintheaspectsofnarrator,narrativespaceand
narrativeforeshadowing.Firstly,thetwonovelsbothuseunreliablenarrative,
whichcorrespondstoeachother;secondly,thetwonovelsbothusethree-layer
space,whichareendowedwithsimilarconnotationsthoughunderdifferenttitles;
thirdly,thetwonovelsbothusenarrativeforeshadowing,contributingtotheir
structuresandplots.
Key words: Nabokov; unreliable narrative; narrative space; narrative
foreshadowing 



  20世纪文学理论研究各个流派关注的焦点

是“将一个事物的形式结构视为构成该事物本质

的根本机制”[1]45的问题。在重视小说形式浪潮

的影响下,纳博科夫改变原本主要依靠情节变化

来吸引读者的局面,转而采取丰富的叙事手法,以
此来吸引读者。纳博科夫认为,小说写作是一种

艺术创造,作家应该运用多种叙事手段,以优美的

文字描写小说人物的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基于

上述创作理念,纳博科夫在小说中运用多种复杂

的叙事手法为读者制造多种谜题,无形中增加读

者的阅读障碍。纳博科夫每部小说的叙事艺术均

各具特色,读者在阅读小说时如同与纳博科夫对

弈,在对弈过程中,读者努力揭开纳博科夫设置的

谜题,并且时常与纳博科夫产生冲突和误解。纳

博科夫指出:“作者之所以同读者发生冲突是因为

作家本人是自己的理想读者,而其他读者往往势

必要同难对付的作家较量一番。”[2]虽然纳博科夫

小说叙事以后现代主义风格为主,但是其中若隐

若现地流露出中国古典小说叙事风格的痕迹,在
小说叙事多个角度均可以追寻纳博科夫小说叙事

策略与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策略的融合。

一、不可靠叙述

叙述者是小说的组织者,是作者在小说中设

置的代言人。略萨认为:“叙述者是由话语创造的

实体,而不是现实存在的人,他是一个叙述行为的

直接进行者,这个行为通过对一定叙述话语的操

作与铺展最终创造了一个叙事文体。”[1]98叙述者

决定小说的叙事声音和叙事视角,在小说中发挥

重要作用。在传统小说中,叙述者较多采用全知

视角,能够以各种声音影响乃至决定读者对小说

中人物或事件的判断。作者通过叙述者牵制读者

的阅读,使读者在不自觉间依据叙述者所想对于

叙述的人物或事件产生认同或者抵触,不给读者

任何自己判断的空间,这是通过叙述者施加在读

者身上的阅读影响。
不可靠的叙述者概念由布思率先提出,根据

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关系,小说的叙述者分为可

靠的叙述者和不可靠的叙述者。“当叙述者为作

品的思想规范(亦即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辩护或

接近这一准则行动时,我把这样的叙述者称之为

可靠的,反之,我称之为不可靠的。”[3]可靠的叙述

者是指叙述者的讲述或行动与隐含作者的思想规

范相符,叙述者体现的价值观与隐含作者的价值

观相同。不可靠的叙述者则指叙述者视角所显现

的意识形态和道德立场与隐含作者不一致,偏离

隐含作者的标准,叙述者体现的价值观与隐含作

者的价值观不同。由于不可靠的叙述者与隐含作

者的道德价值规范相背离,不可靠的叙述者对作

品所作的描述或评论往往引起读者怀疑。由于同

故事叙述者的视点是受到限制的,所以当读者判

断小说中叙述者是否可靠时,需要经过推断,即根

据小说的叙事话语或更大的叙事语境所表现的证

据来确定叙述者的可靠性。如果一个同故事叙述

者是不可靠的,那么他关于事件、人、思想、事物或

叙事世界里其他事情的叙述都很值得怀疑。读者

可以通过辨别叙述者可靠与否,推断、怀疑甚至拒

绝接受不可靠的叙述者的假设、认识或价值。
在布思观点的基础上,费伦通过三个轴将不

可靠叙述划分为六种类型,分别在《洛丽塔》中有

所体现[4]。首先,事实/事件轴上的“误报”和“欠
报”。小说中提到“马萨诸塞州布兰克顿市布兰克

·布兰克公司的美妙产品”[5]36,而布兰克顿市和

布兰克·布兰克公司均是子虚乌有;小说中还提

到《青少年法案》将“少女”规定为八至十四岁的女

童,而该法案仅将十四岁以下的儿童定为少年[6],
对事实的“误报”充分体现叙述者亨伯特无端的臆

想和对少女的癖好。叙述者雷博士在讲述故事来

源及背景时提到,“关于‘亨·亨’的犯罪情况,好
奇者可以参考一九五二年九月的报纸”[5]1。雷博

士的叙述缺乏报纸的确切信息,根本无从查起。
雷博士还列举一些证人以证明信息的可靠性,随
即又拒绝将证人的身份公之于众,从而使证人的

可靠性明显削弱。叙述者亨伯特开始仅提及他在

监狱中读书时读到剧作家奎尔蒂,直到再次与洛

丽塔相遇才指明奎尔蒂拐走洛丽塔,对事实的“欠
报”使叙述的不可靠性更加突出。

其次,价值/判断轴上的“误判”和“欠判”。叙

述者雷博士的叙述自相矛盾。一方面,雷博士称

亨伯特为畸形的变态者和残忍的杀人犯[7],认为

他残忍地摧毁了洛丽塔,与此同时,雷博士又赞颂

亨伯特在自白书中所体现的绝望和诚实,认为他

真心爱慕洛丽塔。雷博士对亨伯特的评价显然自

相矛盾。另一方面,雷博士既认为小说中精神病

患者亨伯特在心理和行为方面的变化能够为类似

病例的治疗提供借鉴,又认为小说能够提升下一

代的伦理水平[8]。显然,雷博士对小说的认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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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相矛盾,雷博士的叙述对二者都存在“误判”。
叙述者亨伯特对自己的恶劣行径则是“欠判”,他
一再强调洛丽塔对他的勾引,强调自己对洛丽塔

的爱,竭力争取读者对其价值观和道德观的认同;
然而随着洛丽塔蜕去宁芙的身份,亨伯特再也无

法掩饰对洛丽塔的厌恶,伪善的面目完全被揭穿,
亨伯特对自身的“欠判”也随即浮出水面。

再次,知识/感知轴上的“误读”和“欠读”。亨

伯特认为自己酷似洛丽塔喜爱的某位明星,并因

此深深迷住洛丽塔;而洛丽塔只是利用亨伯特来

弥补其缺少父爱的缺憾。在伺机逃走的日子里,
洛丽塔更以赚钱为目的委身于亨伯特,可悲的亨

伯特对自身的认知存在“误读”。亨伯特还认为自

己学识渊博、才华横溢,事实上他肮脏粗鄙、残忍

邪恶,头脑中充满卑劣龌蹉的想法,与其妄言的知

识分子形象相去甚远,亨伯特对自身形象明显存

在“欠读”。
虽然《洛丽塔》中运用的不可靠叙述属于后现

代主义范畴,《红楼梦》中运用的不可靠叙述属于

中国古典小说范畴,但是《红楼梦》中运用的不可

靠叙述手法在纳博科夫小说中若隐若现,纳博科

夫小说的不可靠叙述可以恰当地纳入中国古典小

说叙事视域进行分析。首先,《红楼梦》中的不可

靠叙述对应纳博科夫小说中的“误报”和“欠报”。
第一回叙述者便指出撰写此书的目的不在于谈

情,而在于记录事实,这与隐含作者的观点大相径

庭,这便是纳博科夫运用的“误报”。此外,秦可卿

卧病期间,虽然太医未查明病因,而她自己却认定

命将休矣,而且秦可卿死后丫环瑞珠自尽,宝珠被

贾珍收为义女,于是家人开始怀疑揣测。书中的

描写虽未直接点破秦可卿的死因,却让读者通过

上述事件的关联勾画出秦可卿之死的真相,这便

是纳博科夫运用的“欠报”。
其次,《红楼梦》中的不可靠叙述对应纳博科

夫小说中的“误判”和“欠判”。《红楼梦》中叙述者

盛赞王夫人,“王夫人固然是个宽厚仁慈的人,从
来不曾打过丫头们一下子……”[9]203。宝玉趁王

夫人午睡与丫环金钏儿调情,王夫人发现后起身

就打金钏儿,并将其逐出大观园。王夫人最清楚

宝玉的风流,却归咎于金钏儿,根本称不上宽厚仁

慈。隐含作者对金钏儿表示同情,对王夫人的假

慈悲嗤之以鼻,与叙述者的价值观完全相悖。叙

述者对宝玉则严厉斥责,“宝玉生成来的有一种下

流痴病……”[9]197,意指宝玉整日与女子厮混,不

求功名。隐含作者则意在褒扬宝玉,将宝玉与女

子厮混视为情感的自然流露,表明宝玉看破名利,
不为仕途所累。隐含作者与叙述者的判断相悖,
形成不可靠叙述。这便是纳博科夫运用的“误
判”[10]。书中宝玉游太虚幻境后和袭人说起自己

的梦境,遂与袭人亲热起来,从此宝玉对袭人另眼

相看,袭人则更加尽心尽力服侍宝玉,而至于宝玉

怎样对待袭人,袭人如何尽心尽力则没有下文,
这便是纳博科夫运用的“欠判”。

再次,《红楼梦》中的不可靠叙述对应纳博科

夫小说中的“误读”和“欠读”。宝玉认为妙玉是清

修之人,与凡夫俗子不同,而妙玉依然怀有一颗女

儿心,每次宝玉到来,她都用自己平日常用的玉斟

为宝玉斟茶,还特意在宝玉生辰之际送帖子相贺;
在中秋佳节,妙玉与大观园的姐妹们一同赏月、作
诗,并未将自己视为佛门中人,反而视自己为大家

闺秀,这便是纳博科夫运用的“误读”。宝玉发现

秦钟与智能儿的不耻之事并未打算告发,只是说

要找秦钟算账,而究竟算什么帐,怎样算账则没有

表明,这便是纳博科夫运用的“欠读”。

二、多重转换的叙事空间

小说的叙事框架由时间和空间构成,故事必

须在限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展开。约瑟夫·弗兰克

指出:“时间和空间是限定文学的两个极点。”[11]10

巴赫金用变时性来描述文学作品中时间和空间的

关系。时间与空间是形式的两个坐标,任何形式

都在一定的时空内存在,然而时间与空间又是一

对此消彼长的孪生兄弟。当叙事加强空间意识

时,时间意识就会被淡化,反之亦然。“时间或者

直接体现在岁月的流逝上,或者存在于空间的迁

徙中。”[12]从小说本身来说,小说是空间的作品,
是文字符号的堆积[11]58,但是这种堆积并不是任

意的,而是按照内在逻辑有顺序的排列。小说叙

事传达的是一个故事,而故事本身就有开始、发
生、发展,因此小说的形式也必须要有叙事的顺

序。审美过程的最终完成还要依靠读者将文字转

化为空间的存在,从而使叙事具有最终的意义。
对于叙事空间的关注是纳博科夫文学创作中关注

的焦点,纳博科夫小说的时空意识经常被认为是

普鲁斯特式的,纳博科夫也承认自己喜欢在小说

中对空间大动干戈,最终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空

间机制。纳博科夫对于时间的改革使时间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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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加强空间作为故事载体的重要性。
从文学的角度来讲,空间主要体现在故事叙

述层面,徐岱将文学空间分为“大空间”和“小空

间”[1]169。大空间是故事发生的时代和社会背景,
小空间则是情节发展变化的具体场所和环境。纳

博科夫小说中的大空间大多数是俄国革命之后的

世界,因此纳博科夫的大空间总是具有一定政治

形态意义,尽管纳博科夫一再强调自己的小说并

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自己也不隶属于任何群体

或团体。在叙事艺术中,小说大空间的界限并不

分明,而是具有相似性,比如纳博科夫的多部小说

均具有相同的大空间。反观小空间的意义则比较

复杂,它通常具有象征意义,不仅能够反映小说的

主题,而且能够体现小说人物的精神空间。
《洛丽塔》中没有具体明确的时间指向,只有

穿越美国的空间变化,从空间的变化中感知时间

的流逝。《洛丽塔》的环境空间非常富于变化,社
会场景的描写十分丰富多彩。《洛丽塔》的叙事空

间分为三个层次,即现实空间、记忆空间及彼岸世

界。现实空间是指亨伯特和洛丽塔生活的现实环

境。亨伯特为了掩饰自己与洛丽塔的不伦关系,
与洛丽塔穿行于美国各大公路之间,住在多个汽

车旅馆中,这些都是亨伯特与洛丽塔生活的社会

场景。通过描写亨伯特与洛丽塔在不同汽车旅馆

场景之间的转换,作者充分表明流亡生活状态下

人与生存空间的相互关联。《洛丽塔》中的空间并

非单纯的客观事物,而是与人物的活动息息相关,
通过人物的视角来观察不同的空间,比如家长眼

中的营地环境是对孩子很好的锻炼,而孩子眼中

的营地环境却是肆意妄为的最佳场所,充分说明

人与现实空间的相互选择与相互作用。
《红楼梦》中也包含现实空间,评论界称其为

实体空间[13]。《红楼梦》的实体空间主要指贾府,
贾府实则为一个建筑群,各形各色的人物在其中

各有居所,人物的经历、情感也与建筑群落息息相

关。贾府内的建筑不仅是情节发展的背景,同时

也是塑造人物的坐标及烘托情节的空间形象。第

三回作者通过黛玉的视角展现贾府全貌,第六回

又透过刘姥姥的视角展现贾府全貌,由于二者出

身、见识等差异巨大,因此二者对贾府的描述大相

径庭,充分凸显人物与空间的关联性;此外,《红楼

梦》的实体空间中祝寿、节日庆典等大量仪式性场

景,也从侧面反映出人物与空间功能性的相互关

联。小说创作都要在小说中构建一个现实空间,

中国古典小说比较注重人物所处的空间与人物之

间的关联性,纳博科夫也巧妙地将人物所处的空

间与人物的生存状态紧密联系,烘托小说的氛围,
在这一点上二者具有高度一致性。

《洛丽塔》的记忆空间是指亨伯特的回忆世

界,回忆世界由阿娜贝尔和洛丽塔的意象搭建而

成。纳博科夫认为,时间是一座环形监狱,人们无

法回到过去,也无法通向未来,只能困在当下[14]。
亨伯特困顿于自己的回忆之中,阿娜贝尔因早年

夭折而停留于物理时间岛屿,亨伯特的心理时间

岛屿也在那一刻完全停止,即使他的物理时间岛

屿从未停滞。亨伯特始终执著于少年时的阿娜贝

尔,阿娜贝尔也成为构筑亨伯特回忆世界的主要

意象。为了维护自己的回忆世界,亨伯特妄图以

洛丽塔取代阿娜贝尔。当亨伯特再次见到不再是

宁芙的洛丽塔时,他终于明白一切回忆终将无法

挽回。后现代主义作家擅于运用小说人物的回忆

构建人物的记忆世界,通过回忆给读者以事件和

人物的全貌。纳博科夫则另辟蹊径,他往往运用

某一个或某几个意象构建记忆世界,这正是中国

古典小说构建虚化空间的主要手法。
《红楼梦》的虚化空间与实体空间相对应,以

嗅觉和听觉意象构建而成。在虚化空间中,作者

留给读者充分的想象空间,使读者通过嗅觉和听

觉来补充视觉没有完成的叙述。在《红楼梦》中,
香气作为意象,可以代表场景,反映心理,构建空

间。比如王熙凤房间中高贵的香气暗指王熙凤在

府中尊贵的地位;宝玉怡红院中的暖香暗指宝玉

温暖体贴;黛玉潇湘馆中的奇香暗指黛玉格格不

入的个性。香气与场景和人物性格交相辉映,交
织构成小说的叙述空间。此外,作者还通过声音

意象来构筑虚化空间,比如王熙凤总是人未到,声
先到,她的声音在贾府这个等级森严的空间中具

有绝对权威性,同时也充分说明声音意象对虚化

空间的构建作用。
《洛丽塔》的彼岸世界是指超越人的意识和人

类时空的空间世界。彼岸世界以一种永恒的状态

存在,人们无法在现实中到达彼岸世界,只有通过

梦境、命运、死亡等手段摆脱此岸世界之后,才能

真正到达彼岸世界[15]。亨伯特所追求的与阿娜

贝尔共同度过的童年时光,以及阿娜贝尔所停留

的那个永恒的时间岛屿即为亨伯特的彼岸世界。
这个彼岸世界永远停留在那里,即便亨伯特极度

渴望,却永远不可能到达,只有在现实生命终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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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他才可以摆脱此岸世界的束缚,奔向彼岸世

界。纳博科夫笔下的彼岸世界正是东方文化中所

指的太虚幻境。《红楼梦》的梦幻空间是指人的梦

境所构成的太虚幻境[16]。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将
小说的梦幻空间关联起来,同时也颠覆实体空间。
第一回甄士隐入梦看见标有太虚幻境的石牌坊及

牌坊上的对联;第五回宝玉入梦也在梦中看见甄

士隐在梦中所见一切,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在不同

时间和地点进入相同的梦幻空间,意在表明梦幻

空间是现实空间的影射,具有相当的主观性。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人们对人与神的认

知均存在差异,进而引申出人们对现实与梦境、今
生与来生、肉体与灵魂的认知差异。纳博科夫关

于彼岸世界的提法及对于彼岸世界的认知充分体

现了东方文化对于梦幻空间的认知,其中便包含

对难以实现的梦境及无法企及的来生的苦苦追

寻。《红楼梦》中的实体空间现实且具体,是纳博

科夫笔下的现实空间,即纳博科夫提出的此岸世

界;虚化空间与梦幻空间超越现实,是虚化的记忆

空间,即纳博科夫提出的彼岸世界。《洛丽塔》与
《红楼梦》的叙事空间均为实境与虚境的结合,即
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相互融合。

三、一语二读的叙事伏线

纳博科夫是一位叙事高手,他经常在小说中

运用复杂多变的叙事手法。除了不可靠叙述和多

重转换的叙事空间,一语二读的叙事伏线也是纳

博科夫运用的主要叙事手法之一。纳博科夫运用

的一语二读的手法与一语双关相类似,但并不仅

限于一语双关。纳博科夫所运用的一语二读的手

法往往应用于小说情节的描写,犹如一条暗中行

走的伏线行走于小说之中,使多处情节的描写均

产生了一语二读的叙事效果。首先,亨伯特取得

洛丽塔抚养权的情节。洛丽塔的母亲死后,亨伯

特向美国当局编造自己与洛丽塔母亲的爱情故

事,引导当局认为洛丽塔是他的私生女,进而轻而

易举地获得洛丽塔的抚养权。从表面上看,纳博

科夫是在揭露亨伯特的奸诈面目;从根本上说,纳
博科夫是在批判美国法律制度的漏洞及当局的不

负责任,仅凭一段编造出来的爱情故事便让一个

与洛丽塔毫无血缘关系的男人获得她的抚养权。
其次,洛丽塔参与营地活动的情节。小说多次提

及洛丽塔及其同学借营地活动的机会,相互之间

淫乱无度。从表面上看,纳博科夫是在描写洛丽

塔的堕落;从根本上说,纳博科夫是在批判美国教

育的堕落。许多家长认为营地活动是有利于孩子

成长的锻炼机会,但是营地活动的组织机构在营

地活动过程中组织涣散,对孩子们的活动缺乏组

织和监管,使孩子们有机可乘,营地活动俨然成为

孩子们远离父母约束的天堂。营地活动的混乱状

况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

消费文化下人们的浮躁与利欲熏心、金钱至上,应
有的高尚的社会价值观被废弃,人们处于一种迷

茫的状态。洛丽塔正是消费文化的牺牲品,她经

常被形形色色的商品所吸引,为了满足自己的消

费需要,她宁愿委身于亨伯特。这不仅是洛丽塔

个人的悲剧,同时也是当时美国青少年一代的群

体性悲剧。由此可见,一语二读的叙事伏线大大

丰富了小说的意蕴,使小说的意义同时出击两个

角度,使情节及人物意义更加深远。
纳博科夫在小说中运用的叙事伏线与《红楼

梦》叙事手法的巅峰之笔“一声两歌”有异曲同工

之妙。“一声两歌”出自戚蓼生的《石头记》,意指

作者所写之文字、所安排之情节在具有本意的同

时,还具有衍生意义,耐人寻味。从这个意义上

说,“一声两歌”与现代文学中的双关相对应,即指

语句表面一层含义,实则含蓄地表达另外一层含

义,意义或深远含蓄,或幽默风趣,给人以无限的

审美享受[17]。《红楼梦》中大量运用“一声两歌”
的手法,使小说语言具有双重所指,同时传达两面

信息。在《红楼梦》中,许多人物及人物的言语、行
为、思维都具有隐含之意,而且在情节的安排上也

具有浮雕式的安排。
《红楼梦》中许多人名、地名等名称均为“一声

两歌”的手法。首先,地名具有“一声两歌”的叙事

效果。《红楼梦》又名《石头记》,书中称石头属于

大荒之地,这里的“荒”谐音“谎”,暗指石头上所

记的故事一切皆为虚构,在现实生活中并无人物

原型,读者也不必归寻其真实性,只将此书当做

无稽之言。其次,人名具有“一声两歌”的叙事效

果。从表面上看,贾雨村与甄士隐只是谐音“假
语存”与“真事隐”,然而这两个名字的含义远不止

于此。在曹雪芹生活的封建制度统治下的社会,
有识之士虽满腹经纶,却只能郁郁寡欢地退世、避
世;趋炎附势的小人反而十分得势,道貌岸然,
在官场中呼风唤雨。甄士隐与贾雨村意指“真识

隐”与“假儒存”,充分反映了当时封建统治的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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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堕落,甄士隐这样的有识之士被视为草芥,而

贾雨村这样的假儒则占尽风光。由此可见,甄士

隐与贾雨村两个名字表面上喻指书中叙述的真实

性,实则隐晦地抨击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表达作

者对现实的不满及对社会不公的愤怒。再次,器
物名称具有“一声两歌”的叙事效果。太虚幻境中

的茶名为“千红一窟”,酒名为“万艳国杯”,这里

的“窟”与“杯”分别指“哭”与“悲”,喻指大观园中

的女子最终的悲剧结局。由于当时清朝统治大兴

文字狱,曹雪芹无法以直白的方式抨击封建统治

者,只能以“一声两歌”的手法隐晦地表达全书写

作的真实目的,将自己的一腔愤懑化于隐复的文

字之中。
《红楼梦》中情节的描写也运用了“一声两歌”

的手法,其中较为典型的堪称宝玉的婚事。贾家

长辈最终选定宝玉与宝钗的婚事从表面上看是因

为黛玉体弱多病,而且性格孤傲,与其他人格格不

入,而宝钗则性格温婉,与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
从根本上说,这桩婚姻恰恰体现了贾府众人对封

建制度的维护。黛玉的行事风格使其成为封建制

度的对立面,她的存在搅扰了贾府的安宁,她一进

府宝玉便发狂发痴,还摔了自己的护命宝玉;定下

亲事时,宝玉又开始发狂。实则这不是宝玉在发

狂,而是封建统治者对于黛玉这样站在封建制度

对立面的人发狂。反观宝钗则是封建制度的维护

者,她符合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臣民应具备的一

切优点和素质。贾府长辈最终选择宝钗而放弃黛

玉不仅是封建家庭对婚姻的选择,更是封建统治

者对入世者的选择,这种选择与贾雨村和甄士隐

的命运遥相呼应。无论是婚姻还是官场,能够登

堂入室的只有趋炎附势的势利小人,真儒士只能

因受到排挤而退世、隐世,正如黛玉在这场婚姻的

较量中节节败退,最终英年早逝;而宝钗则在婚姻

的较量中步步为营,最终得偿所愿。

四、结  语

尽管纳博科夫小说创作以后现代主义小说居

多,而且在小说中运用多种后现代叙事手法,包括

真假结合的叙述、交错并置的空间及行文中的暗

藏玄机,但是在小说叙事的叙述者、叙事空间、叙
事伏线方面均与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的上述方面存

在契合之处。纳博科夫在小说叙事中彰显的东方

元素是其在叙事风格上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完美契

合。纳博科夫将这些东方元素得心应手地运用于

小说叙事之中,悄无声息地将古典小说叙事策略

与后现代小说叙事策略自然融合。由此可见,虽
然纳博科夫小说叙事策略与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策

略在具体技法上存在差异,但是二者的内涵和实

质是相通的,将二者有机地关联和融合起来,不仅

能够加深对纳博科夫小说叙事的认知,进一步拓

宽纳博科夫小说叙事的研究视角,而且能够提升

叙事学的阐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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